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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中国的发展尽管已百年有余，然而“中
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中国”(1)的特征时至今日依
然如故，城市叙事也从未与乡土叙事平分文学格

局，尤其是作为内陆省份的山西，关于城市的叙

事一直是其薄弱之处，焦虑如影随形。进入新世
纪之后，随着以 60 后、70 后、80 后为创作主体的
“新锐作家”日渐成熟，关于城市的书写渐渐多了
起来，这种状况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身

处内陆的作家们如何面对城市文化？其深厚的乡

村文化背景给其城市叙事带来怎样的影响？今日

面临怎样的挑战，当有怎样的出路？都是值得关注

的话题。
如果考查山西新锐作家笔下城市叙事的本

质，可以概括为“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关于身份
焦虑、生存焦虑与精神焦虑的故事。

一、身份焦虑

以李骏虎、杨遥等为代表的这批新锐作家几
乎是清一色的“本土”出身，人生经历也大致相似：
出生在贫困、偏僻、落后的乡村或者小城镇，通过
读书，改变了农民的身份，毕业之后大多重回原

籍，继续在底层挣扎，但在落寞的日子里，文学的

种子却在悄悄地发芽，倔强地生长，终于在破土而

出，长成一颗幼苗的时候，被慧眼识珠的文学前辈

或者文化单位所发现，文学，终于为他们带来了命

运的转变。杨遥说：“我由于一直读书，稍微也有点
运气，走了一条和别人相比有些不同的路。……一
路上磕磕碰碰，有过很多艰难曲折。每次当我站在
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一次新的选择的时候，没有

一次和我的家人商量过，因为他们都是农民，除了

认识土地、庄稼和自己周围的那几个人之外，帮不
上我什么实质性的忙。”(2)这不仅是杨遥一个人的
经历，更是这个群体共通的写照。对这些来自于底
层，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身生存环境的作家来说，

“孙少平式”的奋斗史并不陌生，用“城乡交叉地
带”来概括其文化身份似乎也更为准确。正是由于
这种浓厚的农耕文明的精神背景，使他们在走向

城市的过程中，构建在城与乡基础上的两套精神

体系总是互为参照，其中，强烈的乡土自卑情结使

他们的城市叙事充满了惶恐、忧虑、不安、难被认
同的身份焦虑。
杨遥的小说《你到底在巴黎待过没有》是一部

表现典型身份焦虑病症的作品。主人公阿累去巴
黎当了一个理发店的学徒，春去秋来，过了好多年

的阿累终于熬到了独立开店。可自由了的阿累在
“吞钱的怪兽”巴黎只有拼命干活才能维持生活的
各种开销，即便是数千个日夜的“城市生活”却仅
有的、能够记起的七天，阿累也有些模糊不清，以
至于追问自己到底在巴黎待过没有？阿累只是千

千万万个城市边缘人的符号，他的无助、压抑、劳
作、漂泊是所有乡下人在城里的感觉，那种浮萍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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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根的惶然、仰望万家灯火却没有一盏属于自己
的凄凉以及无处话凄凉的孤独，被阿累这个形象

诠释得如此充满寓意。再如《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
是那么疲惫》写了一个颇具荒诞色彩的故事：元明
的工作生活一团糟，被借调到城市的一个单位两

年多始终无法解决关系问题，而家庭又面临危机，

元明在终于下定决心离开那个鬼地方的时候才发

现“塞满柜子的资料和桌子上多得快放不下的东
西中，只有几本书和三四张明信片是自己的，这就

是两年多来在这个城市这个单位的收获。”(3)元明
就像童话中的骆驼一样，疲累终于让他丧失了生

活的希望，一个人事关系档案止住了他进入城市

的通道。
手指的《小县城》中胜利为了进入城里人的视

野，为了讨好小女生，竟然去商场偷各种东西，只

为得到别人的一点羡慕，然后等有一天去了那个

瘦女孩家时，“他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他一下就
看见了自己皱巴巴的衣服，黑漆漆的双手，另外一

个自己像被石头砸中的玻璃似的，一下子碎裂开

来。”(4)强烈的自卑让胜利无地自容。在这个小说中
的另一个人物建新在九岁时就对小县城充满了向

往，因为一次不期而至的雨天，他被滞留在县城的

旅馆几天，而这短短的几天竟是他一生中最快乐

的日子，只是成年之后的建新的这种快乐并不被

别人理解，包括他的妻子。在城里过着四平八稳日
子拮据的建新再也没有了九岁时的快乐，于是他

回到县城住到最豪华的旅馆，约了几个混得不怎

样的同学，在对方的局促不安受宠若惊中，建新用

自己编造的神话满足了自己的虚荣，他终于通过

这种方式找到了自己可怜的“尊严”。由此可见城
市所给予建新、胜利的除了生活方式、物质层面的
自卑之外，始终有一种无法得到城市认可的身份

危机，他们永远都只是城市的边缘人。《寻找建新》
可谓是《小县城》的姊妹篇，从乡下、小县城来到城
市的“我们”为什么要寻找建新呢？除了建新曾经
是我们的老师，行侠仗义，为我们打抱不平，和我

们一起赌博疯玩，是我们的主心骨之外，“我们需
要一个为我们做主的人，带领我们的人，他有勇往

直前的勇气，他敢于打开麦当劳、夜总会的玻璃
门，他敢于和每个擦肩而过穿着光鲜的人对视，就

好像眼睛里有一双坚挺的拳头，他还敢于在名牌

专卖店里一件接一件地试衣服。当然，还有一点，

当他抬起胳膊拦出租车的时候，动作是那么自然，

他能让我们安心下来。”“我们”只是需要找个人一
起壮胆取暖，走进城市的深处。
这些乡下人向着城市走来，然而步履维艰、卑

怯迷茫，一切源于模糊的文化身份。

二、生存焦虑

1990 年代以来，在中国城市迅猛发展中，对物

质、欲望的书写是与之匹配的主流倾向，其中性、
金钱是该类型文学的核心元素，文本在“张扬人
性”的旗帜下成了欲望宣泄或和释放的土壤，依靠
大胆与粗俗的本能化叙事来迎合欲望时代的窥视

癖好，诸如世纪之交“美女作家”们笔下的夜店、咖
啡、吸毒、摇头丸、开放的性观念等是内陆区域的
作家难以理解亦难以接受的，即便如写出了《废
都》的贾平凹，当年“美女作家”争议四起时，还专
门去上海做社会调研，以期了解这种欲望叙事的

城市背景。正因为内陆的封闭性、保守性，城市文
明的影响也呈现对应的滞后性，而缺乏城市发展

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基因，对城市的书写就既不会

出现茅盾全景式的“宏观叙述”，也不会有新感觉
派笔下光怪陆离的畸形颓废、美女作家们大胆赤
裸的欲望展览，既不可能有张爱玲华丽与世俗的

传奇、王安忆从容与大气的怀旧，也不可能有王朔
解构与嘲讽的无畏，城市对于内陆的作家而言陌

生而充满了诱惑，他们背井离乡，逃离土地，怀着

对现代生活的向往，来到这里寻梦，然而“蚁族”们
深刻的物质贫困、居无定所的漂泊又时时啃噬着
敏感的心灵。因此，除了身份焦虑之外，生存焦虑
首当其冲。
对于来自乡村的山西新锐作家们而言，房子、

车子、票子无一不像一座座大山，直接胁迫着他们
的生存空间。王保忠的《爱情算什么》里向春的爱
情在房子这一刚性需求面前什么都不是；《心爱的
儿子》中的婆婆被儿女接到了城里，但是儿子的病
不仅使生意无以为继，还要变卖首饰甚至贱卖老

房偿还看病欠下的债务；张乐朋的《买房记》老倪
与妻子省吃俭用，半辈子的积蓄也仅够首付，为了

享受一点优惠，不惜屈尊向自己曾经的高才生的

男朋友求助；孙频《月煞》中的刘水莲是只知其母
不知其父的可怜的孩子，仅仅依靠奶奶摆烟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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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为了上大学的学费，挨家向当初强暴了母亲、
可能是生父的男人“讨债”；《同屋记》中的张柳六
年与人合租的生涯里充满了各种的心酸，一次次

地换房子换租客，一次次相亲，莫不都是因为口袋

里少的可怜的钞票，她只想为自己找到一个立足

之地获得心安；《血镯》中的刘青燕靠残疾的母亲
在街上卖石头饼得以复习并考上大学，然而，上大

学的费用无异于天文数字，为此，母亲竟刨开了祖

坟，变卖了姥姥的陪葬物———一副血镯来供她完
成学业。杨遥的小说《雁门关》写得平静而沉重，
“雁门关”是历史的见证者，文化的承载者，也是
“我”辛酸生活的一个心结。结婚时就承诺要带妻
子去看雁门关，但是几年过去，孩子都出生了，只

因为生活拮据，只为了等到一辆顺车节省几块钱

的路费，使近在咫尺的雁门关之行竟然迟迟不能

兑现。雁门关，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却成了可望
不可即的一个奢望。闫文盛的《逆光像》中的夫妻
也为房所困，因为交不起房租被迫在雨天搬家；

《掌上的星光》里小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竟然操
起“婚托”的职业；手指的《在大街上狂奔而过》中
的我、东方等打工的收入连房租、吃饭都成了问
题，而骑自行车在深夜的街头狂奔成了他们释放

压力的最好方法；“我们为什么没有老婆”？原因只
是因为贫瘠。总之，他们的城市叙事从选材而言，
不外乎都是关于乡下人在城市的种种遭遇：爱情、
房子、车子、工作等关乎生存本身压力的故事，
“某些年月里，困窘会成为挣扎的底线”。(5)的确，对
于初到城市的这些“乡下人”，举目四望，城市的一
切繁华不仅与自己无关，而且为了生存本身的衣

食住行，受尽种种冷酷、混乱、虚无、疏离等的心灵
折磨，这种物质的压迫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社会中正常的伦理秩序，诸

如情谊与爱的现实性、爱情与性的分裂性、道德与
良知的沦丧、是非不分的模糊价值观等等，都给这
些携带古老传统、乡村文明中亲善和的记忆的 70
后、80 后带来了深深的痛苦。
不过，他们与 20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新写实小

说作家们“零度情感”的创作态度显然不同，后者
在叙事中是尽量地隐藏自己的判断，不愿意再被

人归于“知识启蒙者”的行列，池莉、刘震云等为代
表的作家更是以放弃知识分子历来俯视的姿态回

到民众中为追求目标的，即所谓“视点下沉”，把

“为老百姓的写作”高尚放逐为“作为老百姓写作”
的谦卑，对生存的困窘、无奈更多表现了其理解的
宽厚、认同的包容。而山西的新锐作家们尽管在文
本中也是对日常经验的复现式呈现，但是小人物

微弱的呼吁和反抗依稀可辨，他们面对生存的压

迫，不仅写出了沉浮在城市里的乡下人挣扎的艰

难，而且传递出了不妥协的姿态，他们的叙事从来

都没有放弃“叙事者”寻找、抵抗的努力，在充满生
存焦虑的叙事中，更多是关于理想的不懈追寻和

精神的自我拯救。

三、精神焦虑

一度时期以来，作家在作品中刻意“规避”自
己的价值立场似乎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法则，而

文学也从“启蒙现代性”进入到“审美现代性”。正
如一些学者认识到“审美现代性则全力代表着现
代主义的反叛、不确定、混乱和碎片化，是现代主
义对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新传统主义的全面颠

覆”，(6)在这个颠覆的过程中，文艺审美中本应并重
的真善美三要素更加突出“真”的力量，作家们争
相挖掘“现实一种”的冷酷、无情、阴暗以及潜意识
层面的人性之恶，自己却躲在文学帷幕之后冷眼

旁观，毫无疑问，这种叙事者的“隐身术”，“曾经红
极一时的‘作者已死’‘作者退场’理论在现今的语
境之下逐渐导致了文化价值的虚空”。(7)20 世纪 90
年代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下海为商”与“退而
结网”的分化直接导致了“广场退场”的荒凉，知
识分子的声音在当今社会早已被疯狂的娱乐化掩

盖，正是基于这种理想主义稀缺的背景，山西新锐

作家群笔下对理想的寻找、对精神的焦虑才彰显
了不寻常的意义。
这批年轻的作家在他们的城市叙事中一边诅

咒着、牢骚着、埋怨着、焦灼着来自于身份、生存带
来的种种压力，一边又在抗拒着、反抗着、挣扎着、
寻找着精神的出路，无论他们采用了多少元叙事、
象征叙事、心理叙事、狂欢叙事等现代叙事的技
巧，但贯穿文本的却始终有一条明晰的理想之光。
如李骏虎，早年是因《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
《婚姻之痒》等城市小说而蜚声文坛，并且依靠这
部分作品获得 2009 年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与

他后来的乡土小说相比，这组作品也许缺乏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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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冷静和精心修剪的圆润，但也因此更具有青春

的生动与激情，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来感知城市

的温度触摸城市的喜怒哀乐，反映了城市里“乡下
人”的精神成长。《奋斗期的爱情》主人公李乐其实
就是作者的化身，一个年轻人刚毕业进入社会，对

前程和爱情都充满热望，但是对触手可及的爱情

每次都在关键时刻落荒而逃，而“我之所以能‘守
身如玉地保持住纯洁’，并不是对人性压迫下的爱
情的厌恶和拒绝，──相反，我很愿意沉迷于世俗
的幸福，只是因为我有理想，并且看到世俗的幸福

可能扼杀我的理想，因此才不得不拒绝。”(8)同样的
价值观在《公司春秋》与《婚姻之痒》都有所体现。
前者写一个人进入城市，开始发现社会的复杂和

人心的叵测之后的精神反应，小说弥漫着一种荒

谬、喧闹、陌生的氛围，反映出一个乡下人进入到
城市的核心之后，对原来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彻底

颠覆而导致的精神焦虑，在周围所有人都为利益

而疯狂相互陷害时，唯有“我”保持了自己原本的
品质。而《婚姻之痒》虽然抛弃了前面以理想主义
对抗现实的方式，但不惜违背网上众多跟读者的

希望，充当了一个道德审判的法官，让马小波为自

己的出轨和背叛受到沉重的道德谴责。李来兵的
《掩盖》因为“我”不愿意在我的小说里加入“人们
喜爱的元素”，比如说性，比如说凶杀，所以我的作
品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可。梦中的“我”却通过两
个女人的艳遇、性爱得到了虚荣心的满足和自信，
完成了走向“市场化”的仪式。“我”是坚守小说的
纯粹，就像自己拒绝小姐的服务等待真正的读者

来理解我接纳我，还是用梦里的意淫来屈从于市

场对于性的需求？就这样，作者“在人格精神的一
系列自我拷问、自我戕害、自我割裂后，完成自我
救赎和实现自我烛照。”(9)梦醒之后，“我”再度回到
了自己纯粹的文学世界。
杨遥的《表哥和一次青岛旅行》中“我”的生活

拮据困顿，对表哥的求助又无能为力，但是为了一

次海边的旅行，宁可花掉家里所有的积蓄，宁可一

路买站票也要完成看海的心愿，因为那里有梦之

所在；《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中的“我”为了被
这个城市接纳，一再放低标准委曲求全，但总是被

“北京户口”而拒之千里，在终于找到一份推销水
的工作而且前景正好的时候，“我”离开了，因为
“我喜欢一种自由的生活，且和文学有关。我觉得

自己就是诗人兰波笔下的总是‘生活在别处’的那
种人，我的肉体需要漂泊，我的精神需要流浪，我

认为‘长有翅膀的人总是渴望飞翔的。’”(10)

闫文盛的《痴人妄想录》是他对小说观念、生
活观念的一次集中的“自白”。小说以“我”的视角
讲述了两个人的命运，一个Ｌ，一个林。他们原本
都是有大志有理想的人，但Ｌ经过岁月的修剪与

磨砺，渐渐地堕落蜕变成了一个自私、暴虐的人；
林则在无法寻找到诗意的世界选择了逃亡；而我，

其实是两者的混合体，既有Ｌ 遁入现实、做了世
俗逃兵的无奈，也有林对于文学追求的纯粹与坚

守。只是不同于林的悲观绝望，“我”在世俗的大地
上依然在追求诗意的生存方式，并尽可能地保持

十多年前对文学的喜爱，在罗伯 -格里耶、马尔克
斯这些伟大作家的故事中寻找自我救赎的力量。
作者在凡俗人世努力抗争和拒绝的一种姿态，借

用文学的声音，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心灵对话。“印
证岁月的孤苦。它是我自己的家国梦。”闫文盛如
此表述。事实上，这不仅是闫文盛的孤苦岁月，也
是众多热爱文学然而又不得不在这个被金钱完全

控制的日常生活里辗转腾挪的写作者的惶惑、愤
激、抗争与无奈的心声。
于是我们看到，在山西新锐作家的叙事中，城

市尽管也呈现出一派荒诞的景象，主人公对这种

时代所赋予的病症有愤怒有迷茫，但更多的是抗

争，具有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力和自信，比如爱

情，李骏虎的《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中的性、
欲望等大多只是主人公在追求理想过程中与之对

抗的一个道具；王保忠的《爱情算什么》写的是无
房不婚的时代爱情的物质化危机，但结尾还不忘

让小两口一起开店畅想未来；李来兵、杨遥、闫文
盛等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对“诗意栖居”的向往等，
都说明他们精神焦虑的本质其实充满了夸父逐日

的悲壮与坚守。
综上所述，这些“迷失在城市里的新锐作家”，

泥土的芳香尚未散尽，植根于乡村文化的记忆还

没有完全被城市改造。因此，他们对于城市的触
摸、感知也只停留在初期阶段，当然，这也是中国
作家普遍存在的城市文化基因的匮乏症，只是对

于山西的新锐作家而言更为严重一些。值得注意
的是，80 后的手指、孙频等作家尽管最近几年的
创作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但也存在 80 后们普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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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问题。例如孙频的小说虽然超越了 80后文学
中常见的“青春困惑”“成长烦恼”，上升到了对多
元混杂的价值体系中“人与物”之关系的思考，对
人自身困境的发现，但是她的作品也充满了尖锐

的、偏执的疼痛，过于追求对黑暗的感知，缺乏 60
后、70 后作家建构理想品格的力量，如最近的小说
《假面》就延续了早期作品中一贯的写作风格，对
“性本恶”主题的深入开掘与勘探，色调阴郁、节奏
低沉，犹如开放在荒原上的罂粟花，魅惑、妖冶、缠
绵而又邪恶，充满了糜败颓唐；手指的《去张城》，
与王保忠的同名小说相比，王保忠的张城是少年

“北大”心中的神圣所在，因为那里有他精神的领
袖———一个作家，他悄悄离家去张城的目的是为
寻找自己的文学之梦。而手指笔下的“我”却漫无
目的、百无聊赖，面对未来的生活茫然无措，小说
中弥漫了一种不确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情境。诚
如他所言“我小说中的‘我’其实就是我，故事不是
我，但是他对世界的看法，他所遭受的这个世界的

压力，都是我自己的。”(11)如何从“我经验”的局限
走向“他世界”的开阔，也是这批作家共同面临的
一个问题。
关于城市的故事刚刚开始，这群山西的新锐

作家才掀开城市文化的一个衣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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